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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赋能模式研究 

——以成都环城生态区及周边为例 

钟婷
1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都 610000) 

【摘 要】：随着我国进入生态文明新时期，如何处理高度城市化地区城市建成区与生态空间的关系，实现生态

空间可持续的价值转化十分重要。总结出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具备空间异质化、功能复合化特征，基于生态空

间的多种价值从赋能本体-受赋客体-传导媒介三个方面构建生态空间的赋能体系，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尺度阐

述要点。文章以成都环城生态区为例，结合空间尺度从宏观层面的区域贯通、筑牢高品质生态本底，中观层面的拥

园发展、强化城绿相融的格局，微观层面的营造场景、打造无边界公园社区三个方面对其赋能实践进行阐述，以期

为其他类似地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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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进入生态文明新时期，开始逐渐认识到生态系统的多重价值，尝试打破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对立局面，因此需要

探索新的理念与路径，适应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要求，引导城市健康高效发展。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中将位于城市建设用地之外，具有城乡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保护、游憩健

身、安全防护隔离、物种保护、园林苗木生产等功能的绿地纳入了绿地的范畴，意味着城市建设用地之外的绿地可以与公园绿地

共同构成城乡人居环境的绿色基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绿色基础设施[1]。此举缓解了随着国内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带来的人民

对绿色空间更高的服务需求，极大的提升了城市绿色空间的供给，拓展了用于居民游憩观赏休闲活动的空间范围，提升了城市公

共价值。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在国土空间全要素管控全域管理的背景下，城市设计在范畴上将突破原有的城镇

发展区范围，拓展至各类生态保护与控制区、农田保护区、乡村区域等;在内容上从注重城市空间的系统性向关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历史文脉传承弘扬，空间品质的高效宜人等[2]。由此可见，生态空间与城市集中发展区的精细化管控设计是今后需要重点

关注的内容。 

根据相关文献研究，绿色空间具备经济、社会、美学等方面的外部性。从世界先进城市看，如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

上海等，通过城市大尺度绿色空间的复合利用，“绿色空间+”的方式塑造有竞争力的空间，以核心功能为引领打造城市发展新

引擎，实现生态空间与城市发展的融合进阶。一直以来，国内生态空间往往作为城市发展边缘的隔离地带，其多重效用往往没有

得到充分认知和利用。近些年王建国[3]、邢忠[4,5]、江海燕[6]、吴敏[7]等学者进行了一些探讨，注重从生态空间的保护和利用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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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从与城市的协调发展角度进行一些探索，但是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国土空间背景下，如何在划定各类控制线的基

础上，进行精细化的设计，实现生态空间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更好的服务于整个城市系统，仍需要进一步实践探索与理论总

结。 

1 生态空间内涵 

1.1 生态空间概念 

本文指代的生态空间，是指自然生态空间，是具有自然属性的，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包括森

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滩涂、荒地、荒漠等
[8]
。从现有生态空间的划定情况看，既有位于人口密度低区域的国家公园，

也有位于大都市区外围的郊野公园，也有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城市公园。 

1.2 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特征 

一般来讲，生态空间具备大面积、大尺度、自然化、野趣化等特征，高度城市化地区的生态空间由于城市建设带来的高强度

建设与高密度人口，密集的城市活动导致其具备空间异质化、功能复合化的特征。 

1.2.1 空间异质化 

一方面，与高密度城区相比，生态空间整体呈现出生态化自然化特征，相较于城市公园“都市中的自然”，生态空间的自然

生境系统更完整，生物多样性更丰富，野趣程度更高。另一方面，生态空间与高度城市化区域之间无明显缓冲区间，城市活动对

于生态空间的影响远远大于远离城市的生态空间，因此生态系统较为脆弱，在植被覆盖状态、物种多样性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

异性。 

1.2.2 功能的复合化 

不断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是高密度城市区域发展的核心目标，从人的需求来讲，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在发挥其固有的生

态功能外，更需要提供直接面向城市人群的各类功能，如游憩、休闲与运动等;另一方面，多样的服务需求产生了与城市区域同

等效能的交通、基础等支撑设施的需要，使得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成为具备多重功能的高度复合化的系统。 

2 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赋能模式 

2.1 生态空间赋能模式 

生态空间的多重价值可概括为生态环境价值、人文价值、美学价值、经济价值、生活价值和社会价值，遵循的“人本需求为

基础、系统稳固为根本、有限可持续转化”的逻辑进行生态价值转化。 

赋能是指主体通过外部力量或者手段赋予对象某些特征，使其具备以前所不具备的能力或使之实现之前不能实现的目标。

生态空间赋能能力源于生态空间的正向外部性，赋能的前提生态空间自身稳定性以及保持开放性，其效能的实现程度源于城市

集中建成区对于绿色空间的偏爱与强烈需求。 

生态空间赋能涉及三方面要素:(1)具备价值外溢条件的生态空间本身即赋能本体，(2)生态空间周边可被带动的城市区域即

受赋客体，(3)传导媒介(见图 1)。生态空间赋能逻辑可以概括为生态空间在完善本身生态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在不同空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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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将自身的正向外部性效应进行传导，逐步影响周边城市区域的用地构成、城市环境等，带动周边土地增值、环境改善、人流增

加等。作为赋能本体的生态空间自身规模大小、功能活动、区位条件等会影响其价值外溢的程度;作为受赋客体的城市片区固有

的受赋属性也会影响生态空间外溢价值的发挥，比如绿色空间对工业和商业具备不同的带动作用，此外城市区域的地价、环境、

形象等各方面的要素显现都会受到生态空间的影响。传导媒介是使得生态空间和城市区域在空间上发生关联，进而产生影响的

手段，其在不同的尺度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图 1生态空间的赋能体系 

2.2 不同尺度下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赋能要点 

在高度城市化地区实现正向循环的可持续的生态空间赋能，需兼顾生态空间与城市建成区的不同属性，通过多种方式实现

自然系统与城市空间系统的多维度融合，进而实现生态价值最大化，一方面要保证生态空间的游憩与可持续的供给;另一方面要

协调生态空间与城市的关系，坚持美丽诗情与公共活动的结合，空间尺度与生态价值的结合，功能区域与空间形态的结合。由于

空间影响具备多系统性、多类型以及多价值性[9]，本文从空间尺度的角度总结宏观、中观、微观尺度下生态空间赋能的要点。 

2.2.1 宏观尺度 

在宏观尺度下，生态空间赋能主要是强调更加广域范围内的生态效益，其核心是链接区域生境，进行大面积绿色生态空间保

护、植物生境多样性营造等保障生态空间主体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生态功能的可持续性。一方面是链接生态空间与区域重要

生态功能区的以保障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是生态空间内部合理的界定开发范围，对各类要素的精细的空间管控，全

要素的生态修复，提升物种的多样性与植被的覆盖率，改善生态环境。 

2.2.2 中观尺度 

在中观尺度下，生态空间赋能主要是在格局上强调城绿的协调与互动，将生态空间转变为城市的公共空间，通过提升空间可

达性和设施多样性、绿化网络渗透、城市基础服务网的支撑强化到达可进入可参与，彰显其社会、人文、美学价值。一方面是让

绿色空间通过绿廊蔓延、绿道连接等延伸出去，让城市贴近绿色，同时结合不同类型的人群需求，精准导入多类型的活动与生态

资源偏好型的公共功能，推动生态空间正向效应的进一步渗透。另一方面要强化生态空间内的服务系统、交通支撑设施等系统与

城市系统的对接，形成城绿一体化支撑体系，一体化城绿形态，以及强力的基础支撑，促进生态空间的开放共享。 

2.2.3 微观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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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尺度下，生态空间赋能主要是对临近生态空间、如 800m、1km的范围内有直接影响的区域进行精细化打造，强化其经

济、社会、美学价值。一方面通过城绿一体化的详细设计，如道路断面改造，开放街区、景观过渡、交通无缝接驳等方式，强化

步行尺度的城绿协调融合，实现高品质居住与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是通过绿色偏好型项目的设计、绿色本底利用以及人文景观的

应用，营造地域文化、科技创新等各类场景，以场景带动人群集聚。 

3 成都环城生态区赋能实践 

3.1 基本情况 

成都环城生态区是沿成都绕城高速公路两侧各 500m 以及周边七大楔形地块内的生态用地和建设用地所构成的控制区，总面

积为 187.15km2，包含生态用地 133.11km2，开发建设用地 54.04km2。成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提出重构区域发展格局，将中心城

的范围由原来五城区拓展到“11+2”区域，意味着环城生态区已经从原有中心城五城区外围的隔离区变成了现有城市中央的绿

环，是置身于高度城市化地区的生态空间，呈现“大尺度生态空间+大尺度城市建成区”的典型形态(见图 2)。 

顺应格局调整，成都市做出了以环城生态区作为引领城市发展的战略资源，发挥环城生态区的空间赋能效应，以“生态空间

+”吸引人口集聚、缓解老城区压力。采用环城生态区作为案例，一方面是其呈现典型的“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的形态，

另一方面是涉及到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尺度，可为其他类似地区提供借鉴。 

 

图 2成都中心城区域结构重构 

3.2 环城生态区空间赋能实践 

环城生态区赋能实践是通过不同尺度下的空间手段实现，在宏观层面主要是通过与区域生态廊道的连接以及内部的空间管

控引导实现生态效益的区域传导;在中观层面主要是通过将环城生态区与城市结构嵌合、以及全覆盖的系统设计实现社会、人文、

美学效益的传导;在微观层面主要是通过环城生态区与周边城市区域的场景营造，通过空间设计彰显经济、美学、人文效益。 

3.2.1 宏观尺度:区域贯通，筑牢高品质生态本底 



 

 5 

在宏观尺度上主要是解决由于成都中心城城市拓展带来的如城市静风、连片发展等区域环境问题，提升区域生态效能。 

首先是在区域贯通区域生态廊道，改善区域生境以及生态环境。结合环城生态区构建了“6+X”通风廊道，包括 6条一级通

风廊道和若干条二级通风廊道，促成城区通风和洁净空气，缓解城市热岛效应(见图3)。重点贯通环城生态区与龙泉山、都江堰

精华灌区、龙门山之间的生物迁徙廊道，构建覆盖城乡的生态廊道;打破城市建设对生境的阻隔，疏通动物运动、迁徙所需的结

构性连接，多途径引导生物从森林到城市的运动和迁徙，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见图4)。 

 

图 3风廊控制引导图 

 

图 4区域生态廊道图 

其次是突出生态要素的全要素系统性修复。一方面划定基本农田、水系蓝线、绿线等，强化生态保护本底。另一方面结合地

域生态特征进行特色化生态修复，尽可能让自然做功，如利用延伸既有农田缓冲带，生态亲水，自然斜坡加宽等方式保留疏通现

状水系，完善水系系统;通过修坡整形、蓄水保土、造林种草等方式对山林区域进行生态修复，打造都市森林景观。通过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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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山水田林草等自然要素，提升区域生态环境品质，营造亲近自然的多样化景区景点。(见图 5) 

 

图 5山体修复示意图 

此外，严格落实条例要求，控制城市规模，形成集约紧凑的城市形态，整体有序列的引入绿色产业，按照一园一特色打造多

样化体验特色园发展绿道经济，重点发展文旅文创、时尚消费等新经济、新业态，实现高品位消费场景与公园融合共生。 

3.2.2 中观尺度:拥园发展，强化城绿相融的格局 

在中观尺度上主要是解决城绿隔离的问题，将环城生态区纳入居民的休闲游憩系统，并以此为契机，进行城绿一体化的系统

设计。 

首先是优化提升城市发展的结构，将环城生态区作为人口集聚，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以通过绿色空间赋能实现周边城市

发展的升级。一方面结合环城生态区优化城市中心设置，在两大城市轴线与环城生态区交汇的四个节点区域，形成围绕绿色空间

的城市活力中心，植入城市级核心功能，如城南中心通过创新金融+新型商圈，围绕生态绿色空间优化布局商业商务功能，构建

金融产业生态圈，打造新经济活力区核心区(见图 6、图7)。 

 

资料来源: 成都市环城生态区总体规划提升方案，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20。 

图 6结合环城生态区设置的四个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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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成都市环城生态区总体规划提升方案，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20。 

图 7城南中心效果图 

另一方面是强化对于局部功能的优化。以一段锦城公园和两侧相邻区域构筑一个体现公园城市特色魅力的高品质城园融合

片区，形成高品质生活社区、高品质科创空间、成功的综合开发片区。通过内外协调的功能设施，藤蔓式生长城区级、社区级绿

道，串联周边公园社区，将生态空间的效益延伸到城市内部，在保护的基础上促进功能的复合化，在维护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实现

游憩服务、人文彰显等多重增值效益。 

同时在城市配套设施方面，按照“功能相互协同、中心相对集聚、公园城市特色、支撑城市结构”原则，科学布局重大公服

设施，多层次精准化配置特色公服，构筑“15 分钟公园社区生活圈”，最大化生态空间对周边城市服务效能的精准性。此外优

化调整轨道交通布局，完善常规公交线路和站点，以城园融合片区外围高快路组成机动车“交通盒子”快速疏解通过性交通，在

片区内部强化 TOD轨道站点与公交及慢行的接驳转换，促进“轨道+公交+慢行”高效便捷的绿色出行方式。 

3.2.3 微观尺度:营造场景，打造无边界公园社区 

在微观尺度上，主要是解决临环城生态区3～5个街区即赋能效应最为显著的区域在人行尺度上的场景营造。综合利用田园、

森林、湿地等自然特质，呼应片区文化意境，着眼于互动体验性和人文情怀，以人行视角进行精细化场景设计，形成开放活力的

无界公园社区。具体来讲: 

一方面是通过加密路网，推行小街区规制增加对于生态空间的可达可见性。规划形成 120～150m 的适宜路网间距，加密连接

城市与锦城公园的慢行通道(见图 8)。二是促进锦城公园与城市慢行系统互联互通。在相临界面上，通过取消部分不具备区域通

行作用的支路以及压缩机动车道数量、推行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优化道路断面等方式破解车道阻隔，提升慢行体验;在垂直纵

深界面上，开放地块内部通道，社区绿道延伸进入环城生态区，并于绿道、乡道等无缝衔接，真正实现的步行尺度上的绿色可进

入可参与(见图 9)。三在城绿界面过渡上面，通过跌落式底层架空建筑、高大树阵、草坪、小品等实现城市到自然的虚实的过渡，

营造于体验者、观赏者理想的城绿融合界面。四是通过推行EOD+TOD 模式，将环城生态区边界内外地下空间一体化打造，形成连

续绿意的视觉享受和多元活跃的功能体验的融合，并系统性解决停车与可达性问题，持续放大生态资源增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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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成都市环城生态区总体规划提升方案，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20。 

图 8环城生态区与周边一体化设计图 

 

资料来源: 锦江区环城生态区及周边城市设计，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20。 

图 9界面过度效果图 

4 结语 

本文初步探索了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赋能模式，对于理解绿色空间价值转化的空间模式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具体包

括:(1)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具备空间异质化、功能复合化特征，生态系统较为脆弱，亦是具备多重功能的高度复合化的系

统。(2)生态空间赋能体系由赋能本体-受赋客体-传导媒介三方面因素构成，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赋能过程为生态空间即赋

能本体在完善本身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将自身的外部性效应通过传导媒介进行传导外溢，逐步影响周边城市

区域即受赋客体。(3)不同尺度下的赋能效用各有侧重，在宏观尺度下，主要是强调更加广域范围内的生态效益;在中观尺度下，

主要是强调城绿的协调与互动，将生态空间转变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彰显其社会、人文、美学价值;在微观尺度下，主要是对临

近生态空间且有直接影响的区域进行精细化打造，强化场景营造，彰显其经济、社会、美学价值。 

生态空间赋能本身是一个多要素多尺度的叠加影响，本文提出了整体构架，侧重于提出空间策略，在空间策略之外，如何通

过制度设计与引导使得生态价值转化顺利推进，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此外，由于地区性的差异，不同发展阶段的生态空间

的赋能模式仍需要更多的探索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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